
铁链下的八孩母亲：自我认定与答记者问

艾晓明

今天我们看到了江苏省级调查组发布的通告，还有《“丰县生育

八孩女子”事件十三问——记者访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负责人》（以

下简称《答记者问》），可是从中没有看到调查组直接看望和向这位

被锁链囚禁过的八孩母亲求证：她到底姓甚名谁？她所记得的年龄、

家乡与亲人的名字。

回想到铁链母亲的自我表达以及她在医院里的表情，我想就她对

自己处境的定义与《答记者问》里给出的事实做一分析；且看她的命

运如何被她自己界定和官方陈述。

在之前的相关视频中，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有如下几点：

她被放出小黑屋看到来人时说：“学习雷锋好榜样。”视频里，

有人去她所在院子里送爱心物品。她说这话，指的是她得以摆脱锁链

还是指来人送东西，因为视频有剪辑，我无法断明。但这话表明了一

点，她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且，不是一般的是非，不是简单的谢谢，

是对来人和行为性质的肯定。她知道雷锋，知道学习雷锋是被倡导的

行为；知道这叫模仿好榜样，她以此与来人建立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和

联系。

再则，她跟让她吃饭的好心人说：“我跟妓女一样。”她称呼对

方“大哥”（或者阿哥），明确告知自己的处境。一句话、几个词就



说清楚了：她跟这家，不是亲人，不是家庭成员，更不是妻子。她是

“妓女”，“妓女”，她以此表达被强奸的处境。这说明，她有世俗

的社会规范的概念，妓女被人瞧不起，被迫卖身。她的思路没有那么

复杂，显然没有性工作的概念。工作，我意思是以自愿服务获得收入。

第三，她站在墙外指着屋里的人说，“都是强奸犯”。她说了“强

奸”这个词，明确无误。什么意思呢？可想而知，这么多年，她就想

用“强奸”这个指向犯罪的概念来指控屋里的那几个人。她努力让外

界明白，他们是在“强奸”她；这还不是一个人，那几个人都是强奸

犯。

时隔二十多年，生了这么多孩子，她毫不含糊地表述为“强奸”。

凭她脖子上的铁链、身上的单衣和台面上的冷饭，她还要怎么表达，

世界才会相信她的指控？

更还有，她说的，“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是多少年的领悟？

多少痛苦绝望的概括？在她的意识里，有自己与世界的对立。她不仅

是孤独，而且是被主动抛弃。所有她能接触到的外人构成的世界，众

志成城，不拿她当人。这就是被弃的绝境了，何等的简明扼要。这句

话在她心里想了多少年，经历了多少失败的突围悟出，而且脱口而出，

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自我认定也太准确了。

何止是准确，直接就是控诉。而且，即使外部世界、外面来人对

这个形式上的“家庭”伸出援手，她也并不认为和自己有关系。那些

爱心物质的相送，是送给董某和他的孩子的，并不是为她而来。所以，

当着送爱心的人，她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没有犹



豫，没有感恩，就是这么回事。

她必定也想到了，爱心人士走后，她还不是会继续被关小黑屋，

锁链子。看她果断的动作和说话的强调语气，那链子被顺利锁上，注

定要经过一个规训的过程。怎么规训的，拿脚踹还是拿拳头，吊过还

是捆过，我们也无法推定。但是这么做的时候，她肯定是孤独一人。

而捆她锁她的男人（按她指控的——强奸犯们），已经能够很顺利地

让她习惯于锁链而不挣扎了，为什么？这人背后有强大的男权文化、

乡村传统和基层治理的制度性的支持。

对，不能否定制度，制度的话语并不支持拐卖妇女。可是，看看

这个铁链母亲，她的所有身份认定，怎么不是经过了一系列制度环

节？

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十三问——记者访江苏省委省政

府调查组负责人》（以下简称《答记者问》）来看，确实，调查组给

出了很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大体来说，有

以下几个方面：

先来看何时出生，这是有关一个人身份认定的首要问题。调查所

得的答案如下，小花梅存在四个出生日期。

第一个：1974 年 2 月 11 日——出现在小花梅在云南第一次婚姻

结婚证上，经查系当时小花梅不满 20岁，为办理结婚证谎报年龄。

第二个：1969 年 6 月 6日——出现在杨某侠（小花梅）与董某民

结婚证上，又保留在江苏登记的杨某侠（小花梅）户籍信息中。经查，

系董某民办理相关证件时编造。



第三个：1969 年 8 月 7日——生日出现在杨某英身份证上，经查

系 2011 年董某更（董某民的父亲，2019 年去世）购买的假证，用来

给董某民次子董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第四个：1977 年 5 月 13 日——生日载于小花梅留在亚谷村的户

籍底卡，结合其亲属回忆旁证，此日期系小花梅真实出生日期。

按照这一官方认定，小花梅的真实年龄是 45 岁。但是前面的一

个假记录、两个假证件，都能造假，何以第四个记录中的出生日期能

够确定为真呢？

还有，第一个谎报年龄得到的结婚证明，这个谎报的理由，是现

在躺在医院里的小花梅自己说的吗？如果不是，那是当年的办证人员

说的吗？那后者怎么知道是谎报？如果他明知谎报，为何开出结婚

证？他若不知道是谎报，现在为什么说结婚登记上是谎报年龄？如果

说他当年没有核对户口，那就是他的错，为啥要确定为小花梅谎报

呢？

如果小花梅谎报年龄为真，难道办理结婚登记时无须出具户口？

再来看，姓名。《答记者问》告诉我们，小花梅有过四个姓名：

第一个：小花梅，这个是户籍卡上的。

第二个：杨某英，买主董某更给取的。

第三个：杨某侠，这回是买主的儿子给改的。2000 年 6 月，董某

民为办理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时，经人建

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随后以杨某侠姓名开具婚姻状况证明。



第四个：在办理结婚证时，这回是写证明的邵某征改的，由于笔

误写成“扬某侠”，这是她的第四个名字。

调查组是否问过：董某更为何要更改小花梅的名字？为何要姓

杨，要叫杨某英？为何连姓也改了两回？是不是所有被卖女性都被所

谓的“公公”改了名字？他有什么权利给小花梅——一个成年女性改

名字？当地会计为啥要再度给她改姓？为什么所有村干部以及办证

人员都认同改名字这个做法，这是不是拐卖妇女到目的地后的通行做

法？是不是拐卖妇女犯罪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八条和公安部三局关

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公民申请更改姓名有

一系列必要手续。为何给小花梅更名改姓如此轻而易举？这种做法是

不是为拐卖妇女、非法拘禁和长年强奸披上合法外衣，并使这种在当

地长期泛滥的罪行披上合法的外衣？

还要看，小花梅被拐卖的经历。这个女子，出生了四回，改姓了

三回，不仅名字和出生记录不由她做主；而且，根据《答记者问》中

的调查结果，她被拐骗转卖了三回：

第一卖：1998 年初，被桑某妞夫妻合谋，从云南省福贡县的亚谷

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后以 5000 元钱将小花梅卖给东海县徐某东。

第二卖：河南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河南商丘地区的夏邑县骆集

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他们将其收留一个月后，

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



第三卖：霍某渠、霍某得转手，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

绍，转卖给董某更。

这一年，小花梅（按《答记者问》里的认定）年仅 21岁。到 2022

年 1 月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度过了漫长的 24 年时间。“这个世界不

要俺了”，24年的囚禁生活，她说得不是再准确不过了吗？

接下来我就要继续问了，既然已经调查得这么充分，事实俱在，

小花梅就是被拐卖罪恶链的受害者。那么，在这么明显的罪恶事实面

前，丰县检察院 2 月 22 日,仅以“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以涉嫌虐

待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这又是怎么回事？调查组要不要继

续调查和质问：

经过 24 年时间，铁链母亲依然当众指控这家人是“强奸犯”，

为何被检察院将之看做是家庭成员关系？

难道被绑架囚禁的时间足够久，就能够将这种欺骗、参与拐卖妇

女、强迫发生性行为、强迫生育的关系，界定为家庭关系吗？

这种被迫囚禁在家庭、村庄，有病不送医，还有地方干部参与的

作假、伪造证件，这种被迫沦为性奴的处境，能够称之为“家庭”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 24 年前，小花梅（假定她就是小花梅）是

有过抗争的。在犯罪嫌疑人徐某东的嘴里，是“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

于 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通俗地说，那不就是跑

了吗？不就是抛弃了这种被强迫的、非法骗婚和强奸关系吗？

从 5月跑出去，徐某东与一众乡邻亲戚没有被抓到她（徐的版本：



“请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如果有结果是什么结果？

我们最近看了太多血泪回忆，被暴打得卧床不起的，被断腿骨折的、

被精神病最后只能就范的……

小花梅从江苏的东海县徐家跑出，跑到河南夏邑县骆集乡再度被

发现；我查一下高德地图，驾车有两百八十多公里。当年交通状况不

好，大路小路肯定要超过三百公里。一个 21 岁的女子，跑出三百公

里，那真是要身强体健才能跑出当地乡民的手掌心。她怎么吃的，怎

么住的，怎么找的路，吃了多少苦，想去往哪里……如今概无可考（值

得深究），只不过，到底她也没有跑过被拐卖的命运。6月就被卖到

董家，最后就成了我们看到的铁链母亲。

如今，董家小院的小黑屋囚室，已经被拆除了。简直是飞快的速

度，而法院取证是否完成了？法官量刑难道不需要这个证据就容村里

给擅自拆了？谁来为小花梅取证辩护？这些且不说，我还要问的是，

如今的小花梅何时能出院？何时能得到自己发声的权利？对她所受

的长年侵害，何时能得到司法公正？徐州地方准备如何给予赔偿？她

又何时能够踏上归家的路？

哦，她哪还有家呢？父母双亡，可是，万一 DNA 检测还有纰漏呢？

她出生了四回改了两回姓倒卖了三回，那要找到亲人岂是容易的？何

况她还有亲儿女八个（没有万一的情况下），她的生命归途，能否得

到几许温暖和亮色，我们拭目以待。

2022 年 2 月 23 日




